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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整天的课，周一傍晚的我疲惫、沉闷，紧绷了许久的心里此刻又压着刚
刚得到的学习任务。麻木地随着人群下楼梯，却身不由己被混乱推搡到楼梯拐
角的窗边。愤怒慌乱间抬头，几缕明媚的金黄穿透昏暗与嘈杂直直射入我的
眼眸，就像是被浪漫化的影视情节，那一刻我的世界也的的确确平和温
暖了起来。

我知道那是学校 J1 教学楼周围柿子树上的果实，在夕阳渲染下
展示了自己更为耀眼的风采，这原本是很普通的景象。我不会激
动———如果我未曾见过它们青涩的模样。

谈到柿子，便不免要说“柿叶学书”的典故，生活拮据的郑
虔借住僧房，只能利用柿叶练习书法，直到寺中柿叶皆有他的

墨宝，他的草书也最终达到“如疾风送云，收霞推月”的境界。
故柿子树常被种植在校园内，以勉励天下学子勤奋学习。

橙红迷人固然是柿子的形象特征，勤勉努力固然是柿
子背后的典故特质，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不成熟时的青绿
苦涩、弱小隐蔽、探索试错……无数特点的汇聚才是完整的
“柿子”，世事更为如此，青涩地尝试、在迷茫里无畏探索、在
苦难中坚持前行，这些于我，更有价值。

我见过遮蔽在绿荫下若隐若现的小柿子，它们那样脆
弱渺小，但狂风骤雨下仍旧屹立紧紧抓住枝木，因此终能在
那个傍晚放射出耀眼的金黄，感染温暖了无数人。

我见过迷茫不知所措的自己，在一次次历练中咬紧牙关
埋头苦干，一次又一次抗住压力，达成一个个小小成就，而今也

和这时节的柿子一起成熟，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
我知晓 1921 年隐入那个时代洪流的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弱

小、背叛、战争，始终怀揣着“任他凶顽昏黑之土，中应留意荡漾前途
之赤光”的信念，将光明带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最终燃照整
个中国。

我知晓 1949 年的新中国，国力衰微、百废待兴，八十多年来坚持探索
最适宜的道路，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终于在今天实现脱贫攻
坚，铸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展示着中国力量。

柿子青涩的曾经，让它明媚的当下更有内涵；我们苦涩的经历，终将酿成佳酿，与时
代共饮、酣畅！

“柿”说新语
阴 文法学院 蔡如琪

一个人的背影总能改变很多人不同的心情。
第一眼看到朋友那张背影的图片时，心被猛地戳了一下，再读图片上的文字，突然有一种欲哭无

泪的感觉。

不敢转身，怕惊了流年，乱了芳华……这“不敢”二字里饱含多少难言的不舍和无助，我深有感触。
年轻的时候，总热衷摆个潇洒得意的姿势拍摄照片，定格自己的笑容和快乐，记录美好灿烂的青春

年华，而到了眼下的年龄，却没有任何兴致晒浪漫和矫情了，因为此时转身，拍下的将是自己的背影，因
而此时却不敢转身，害怕一旦转过去，就离开了青春和骄傲，与那些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无忧无虑的日
子擦肩而过，如同图片中已经枯毛衰发的好友，让人禁不住心生爱怜，慨叹岁月无情，沧海桑田。

越长大，越孤单，不经意间变成了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甚至患得患失的样子，总在怀疑是不是只有
自己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反复纠结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成长，带走的不只是时
光，还有当初那些不害怕失去的勇气。

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家庭，养家糊口，起早贪黑，摸爬滚打，身上的责任和压力让人难以找到轻松
和开心的理由，那种兵荒马乱、水深火热、焦头烂额、身心俱疲的感觉好多人都深有体会，能够做到豁
达通透、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透过朋友依然伟岸却略显悲凉的背影，隐隐感到，余生的路越往后走，真正的朋友注定越来越少：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情过着过着就淡了，太多人成了点赞之交，甚至换几回昵称和头像，彼此
就相忘于江湖了。有些话，只好藏在心里，有些事，只能无声地忘记，有些人，只适合悄悄地放在回忆
里。通讯录里的名字上百个，心事却不知找谁说，微信上的朋友有很多，落寞却不知找谁陪。再苦再累，
再心痛再艰难，只能自己默默面对和承受。

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常态和本质吧，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环境里，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
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自己。人活着就是一个人活着，没有人
为你的所作所为买单：责任自己扛，错误自己受，一地鸡毛自己收拾。

想开了，自然就该明白，往后余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净化自己的心灵，学着接纳自己，原谅自
己的不完美，不纠结于自己偶尔的小过错，学会随缘遇到，吃一堑长一智，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看
淡所有的渐行渐远，珍惜所有的不弃不离，让自己不断完善，从而放过自己，解脱自己，不给自己添堵，
力争拥有自己想要的未来。
既以背影赢天下，何必转身乱芳华。向阳而行，依然可以独享夕阳无限好的壮美！秋去冬来之际，

祈福背影中的好友幸福安康！

秋去冬来
阴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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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莺莺，为什么天空那么高？”
“你看到云没有？那些都是天空的翅膀啊。”
满镇开着桔梗，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而小镇做题家刘十三飞得比

蒲公英还高，他磕磕绊绊地穿过水车石桥、香樟小道、云边小镇，直至坠落于白云青山外的城市
灯火、柳陌花衢、茶坊酒肆。
“王莺莺，我混得很好，你就等着我给你寄钱。”高考离开故乡至今，除了过年，刘十三

没有回来过。无线电信号建立了交流基站，传递了翩跹思绪，却也隐藏了生活苟且。
是最简单的不信任，更是朝朝暮暮的想念。那一天，王莺莺洒水将地面扫干净，小

卖部的窗玻璃擦得嘎吱响，走出院子，绕过院墙，后头空地停着拖拉机———柴油够用
的，去外孙那儿，来回两百公里，带几桶备用。带着水壶和馒头，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开
着哐哐作响的拖拉机从清晨走到黄昏。进城干道限行，拖拉机不给进，只得走那颠
簸的泥泞小路，一路走一路问。当推开虚掩的小门，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外孙躺在横
七竖八的啤酒罐里，男孩泪眼模糊地看着她，咧嘴哭道：“王莺莺，你怎么才来啊？”
老太太眼泪唰地掉下来，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抱着外孙，像小时候一样哄他：“不哭不
哭，外婆来了。”
“外婆，我是不是很糟糕？为什么喜欢的人都要离开我？妈妈走了，牡丹也走了

……”老太太更疼了，喉咙发涩，心脏也开始抽噎了。
“外婆在，你就有家。”
“外婆长命百岁。”
瘦弱的老太太将蓬头垢面的小青年塞进拖拉机里，马达的突突声中，藏着刘十三的自

怨自艾，也藏着王莺莺碎裂的声音。阳光刺破云层，海浪涌动，雾气弥漫，这是他们的孤岛，
雕刻着相依为命的故事，但爱意却缱绻盛大。
…………
云边小镇的秋天快要结束了，院子门口的青砖小道第一次结霜，王莺莺病倒了。热气蒸腾

里牛肉咕噜噜地炖着，老太太顺着门框缓缓滑下。
“肝癌晚期”这四个字大概是命运对刘十三的沉重一棒，这一棒击碎了他拼凑了好多好多

年的幸福———虽然他只拥有过王莺莺的爱，但那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灼热的爱。原本的孤岛被
王莺莺引入了青山白云、潺潺溪流、红砖白瓦，最后她种上了满园的蒲公英，因为爱意随风
起，就一定得在遍地散落。而这一次他还是在孤岛，但孤岛或许只剩下阴冷的黑暗了。

主任说，癌症来的时候静悄悄，不声不响，一旦长大，摧枯拉朽。
“王莺莺，你疼吗？”
“外婆不疼。”爱喝酒爱抽烟的老太太形容枯槁，却用力地笑着。而镇痛泵打

完，她却痛到哀号。是最简单的不信任，更是痛彻心扉的心疼，刘十三整宿整宿

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想，王莺莺现在会有多痛。
王莺莺腊月二十三走了，云边镇已经满满过年的气息，但喜庆唯独忘

记走进莺莺小卖部了。
腊月二十九小年夜，黑幕布样的夜里飘起细密的雪花，刘十三提

着灯笼，一脚深一脚浅地踏上了那条山路，那条他见过四季更迭，山
峦绿了又黄的山路；那条七天前他永远送别了王莺莺的山路，这一
刻他才明白，原来，这条山路可以这般难走。无数次摔倒，他都紧
紧地将灯笼抱在怀里，待到山头，他失去知觉的手颤颤巍巍地
将灯笼挂在山头。
“王莺莺，我没本事点亮整条路了，就挂一盏，山顶挂一

盏，你肯定能看见的。”
云的边缘带上金黄色，天际缓缓变亮，朝日从云海中

拱出来，刘十三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团簇白云———他
们说，天上的云会变成你想念的人的样子。“王莺莺你
到底躲在哪朵云的后边，我盯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但
我就是找不到你。”

熄灭的灯笼外壁凝结了水珠，一颗颗往下滑
落，像滚落的泪珠。山野空荡荡，刘十三回顾了他
仓皇的人生，游走于人潮攒动，强求于朦胧爱情，
窒息于事业低谷，与大千世界交手，却唯独忘了
云边小卖部伫立着守候着的外婆。如果说他是
在柳绿花红的道路上大步流星，那王莺莺大概
就是在山穷水尽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吧。
什么叫故乡呢？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所

以叫故乡。王莺莺，终于，这白云青山也将你
埋葬了，但或许，也埋葬了我。云海之间的孤
岛只剩我孤立无援，但我仍旧会种下满园的
蒲公英，因为思绪随风起，总得飘得很远很
远，替我去见见你吧，王莺莺。

高高的天空依旧有云，可我却没有王
莺莺了，从此夜夜赴荒凉，夜夜盼无云。
“王莺莺，你不够意思！王莺莺，你小

气鬼！王莺莺，你说走就走，你不够意思！”
王莺莺，我会把你夹在时光的罅缝，

风吹不走，阳光烧不掉，再陪我很久很久
吧。

风吹起蒲公英（小小说）

阴 机电学院 刘兴瑀

“这是哪儿？”在网吧斥巨资通宵的荣文茫然地看着街上往来的路人。“我睡着了？人给我扔出来
了？什么营业态度！”
一肚子气愤与疑惑，荣文决定找老板理论，起码要退钱！“诶，店呢？”荣文很快发现这可没有网吧。

“算了，先回家吧。”
“这到底是哪儿啊？”逛了一圈，荣文发现这里他没来过。“什么鬼啊，撞邪了？”荣文自语道。街上

起了一阵风，挟着刚出锅的包子的香气扑了过来。“先吃点东西吧。”
“老板，三个韭菜鸡蛋馅的包子。”荣文打着哈欠喊道。却见老板背对着他，头完全转了过来，挂着和

蔼的笑容。“好嘞，马上给您装好。”荣文刚露出的笑容僵在脸上，木讷地接过包子，在老板开裂到太阳穴的
笑容的欢送下缓步离开了包子铺。转过一个街角，荣文瘫到了地上，“大白天的这又是个什么东西！这到底
是什么鬼地方！”荣文一边安抚自己快跳出来的心脏，一边咒骂道。恐惧与兴奋交织在一起，荣文舔了舔嘴
角，“我得去找到那个精神病，他应该知道什么。”随即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谁会相信一个和精神病长的
完全一样的人的话呢？怕不是要把我也关起来。”
“你可以给我一个包子吗？”旁边幽幽地传来一句话。
荣文感觉自己心脏停了一拍，慢慢扭头却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拿着一本破旧的黑色记事本，

正一脸希冀地看着他。“给你，都给你。”荣文扔烫手山芋一般把包子扔了出去。“谢谢。”流浪汉一把抓住
袋子，大口咬了下去。在那白花花的皮下面，荣文好像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赶忙收回了视线。“你有手有
脚的，不去找份工作，在这流浪干啥，这里可不大安全。”荣文主动打开话题，想要套出一点信息。“我才不是
在流浪，我是一个专职作家，我写了一个因为种种巧合产生的车祸情节，它一会儿就该发生了。”“怎么可
能，你怕不是疯了。”荣文下意识想要反驳，下一刻却听到了砰的巨响，一辆失控的汽车与一辆避让行人的
汽车撞在一起，短暂的寂静后车门被卸下来，里面的人爬了出来扭打在一起。“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都出车祸了还能打起来！”“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作家兴奋地跳了起来。
“等一下。”看着手舞足蹈的作家，荣文反应过来。“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给你，你把它写下来，现
在就写！”荣文拉着作家的手亲近地说。“可以，但是你得……请我一周的包子。”作家对这突然热情的

态度感到无所适从，只是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奢侈的要求。
傍晚，荣文看着面前的病房门和手中的钥匙，再一次感叹了这世界的奇妙。打开门，一片漆

黑，却有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荣文迅速摸索到开关。灯光打开，被黑暗掩盖的景象，浮现出来，
一抹暗红的血色。只见一个人影躺在病床上，苍白的手攥着一片镜子碎片。荣文缓步走了过
去，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孔，只感觉到战栗。“死了？”荣文在那鼓起的病号服口袋找到了一张
纸。

“为什么还没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难道杀死他不是正确答案吗？现在只有一个
方法了，希望有用。”

“唯一的方法是自杀？”荣文喃喃自语道。“等等！”荣文突然想到，他从醒来后
从没看到过精神病人。“这里面的‘他’指的是我？这次他没来找我，但我为什么
会有这个记忆呢？”

荣文坐在床上沉思着，“要不要试一试呢？我还没死过呢，不对，也可能

死过了……”荣文走向阳台。
砰的一声，又归于寂静。病房中一只手拾起了地上的黑色记事
本。“这些错误终于抹除了，异化终于结束了。可惜，以后就不能写
了就成真了。”镜子碎片里倒映出一个衣着破烂的身影，脸庞
和病床上的那个人惊人的相似。

“昨晚一男子在网吧通宵，心脏骤停抢救失败，再次
提醒人们珍爱生命，适度上网。”不知哪儿的电视里
正在播报着新闻。

错 误（小小说）

阴 化工学院 岳远崇

秋深夜重，晚空澄澈，满目的星辰闪烁，似有心事诉与人间。
霜重寒露之下，人间的烟火似乎被清冷的气息隔绝，与我加上了一重帷幕。草木的

凋亡尚未全然到来，只是任由枯黄的往昔将大地铺满，将热切与回忆压入厚土，只将未知
的来日付与人间。
虫豸生于厚土之上，但生存与希望让它们对下面覆压的一切不屑一顾；走兽生于热土之

上，但四肢让它们远离地面，对其下的一切毫无所知；相逢是梦与梦的联结，是人生的碰撞和交

流，早已冰封的湖面下，游鱼见了落叶，知道了原来水面之上尚有其他生命；可落叶在脱离的那一刻
便已经死去，未曾见过也毫不在乎树梢之外的一切。《雪》中的男女主人公从未相逢，但波塔波夫却说自
己早已对彼得洛芙娜一见钟情。我们在遇见的过程中，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将一切与生活编织，从而得到
属于自己的梦。正如秋风会年复一年地带走落叶，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年复一年的幻想呢？
春轻风寒，晴碧如洗，徙居的飞鸟途径，恍若带来的新生的时光。
湖面的冰层渐渐融化，游鱼在冰面破开第一个口时便冲出了湖水，希望能够跃向天空，但当它终于到达地面，

它听到的，只有满地的回忆与絮语。彼得洛芙娜深知她与波塔波夫从未相见，却仍旧愿意去认可这从未存在的一切。其
实梦的真假又何必在意，即使游鱼失去了生命，那我们就能说它与落叶的相见是错误的吗？即使彼得芙洛娜与波塔波夫未
曾相见，他们之间的心动又何曾有所欺骗？梦与现实的界限从来不是真实，而是我以为真实。我所热爱的，我所笃信的，便是现
实。
我们常常由于生活的压力、高远的目光与青春的满涨而忘记了过去的声音，眼里只有所谓无限可能的未来，可是所谓的未来，

其实正写在过去，而过去，恰恰又决定于未来。

去秋夜中走走吧，去听听黄土下的过往，去听听时光的赞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切，都在星熹之下。

星 熹
阴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

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是缠来缠去的线团

过往的记忆
既甜蜜又痛苦

你我的距离
是玄之又玄的秘密

得到了温暖
有时也会被刺伤

记忆中那些执着的靠近
和想尽办法的远离

在岁月中
把你我缠绕的更紧

你和我那么不同
我无数次感叹
我和你又那么相似
你也有此怀疑

我们都向往着远方
我们都编织着梦
跨越了山海
我们重又相聚

跨越山海
阴 数学学院赵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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